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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信仰文化载体的祇园祭

———日本京都祇园祭考察札记

叶　涛

　　摘　要：京都祇园祭是日本最著名的节祭活动。以２０１８年对祇园祭的实地考察为基础，有
助于探讨作为日本传统信仰文化载体的祇园祭，在历史起源、山鉾巡游和仪式变迁等方面的诸
多问题，进而可以发现信仰文化是祇园祭得以传承千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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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７月，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的京都“祇园祭”，是日本最著名的节祭活动，它与东京的“神
田祭”、大阪的“天神祭”合称“日本三大祭”，与同在京都举行的５月的“葵祭”、１０月的“时代祭”合
称“京都三大祭”。

京都祇园祭中的２９座山鉾①本体及其重要悬挂品于１９６２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有形民俗文化
财②，“祇园祭山鉾行事”于１９７９年被登录为国家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祇园祭成为日本屈指可数
的双遗产保护项目。２００９年，由日本政府申报的“京都祇园祭山鉾巡行（花车巡游）”入选该年度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③

２０１８年夏，笔者在位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学，得以对２０１８年度的祇园祭进行较
为全面的观察。同时，参考相关研究资料，对祇园祭的起源传说、仪式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在此，本文仅从日本传统信仰文化传承的角度，就祇园祭中的相关问题略述
己见。

一、祇园社、八坂神社与京都祇园祭的起源

在京都最繁华的四条大道的东首，赫然伫立着八坂神社十分醒目的朱红色大门，是为京都最
具标志性的建筑形象。今天的八坂神社，在明治维新之前，称作“祇园社”。“祇园”一词，来自于早
期佛教的“祇园精舍”。祇园精舍位于中印度，是佛陀说法遗迹中最著名的处所。祇园社供奉的主
神“牛头天王”，也是“祇园精舍”的守护神。由此可见，“祇园社”原本是具有浓重佛教气息的寺院。

祇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中叶，“渡来人”（来自大陆或朝鲜半岛的移民）在山城国
（今京都）建立的一座佛教寺院，后被命名为“祇园感神院”。其后一千余年，祇园是以佛教信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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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鉾，古同“矛”。鉾车，在祇园祭中特指于车部顶端树立长矛的台车。

②　１９６２年被指定为“重要有形民俗资料”；１９７５年，随着保护制度的修订，改称为“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

③　该项目名录后由日本政府撤回，一并纳入日本政府另行申报的“Ｙａｍａ，Ｈｏｋｏ，Ｙａｔａｉ花车巡游”组合项目中，该组合项目已于

２０１６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该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登录情况及其变化，特别感谢
巴莫曲布嫫研究员提供的上述信息。另，该项目的申遗情况还可参考林承纬：《无形文化遗产京都衹园祭山鉾巡行的申遗历程与
文资保护：兼论台湾王爷信仰习俗申遗的可能》，（台北）《文化资产保存学刊》第３８期，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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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本土神道融合其中的信仰场所。明治元年（１８６８年），日本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祇园社”改
名为“八坂神社”，成为一座纯粹的神道之社，供奉其中的佛像也被移到了其他寺院。但是，神社所

举办的最重要的节祭活动依然称作“祇园祭”，由神社氏子组成的传统居住社区依旧称作“祇园”。

祇园祭，又称“祇园御灵会”，是八坂神社及其所辖地区的例行祭祀与节庆活动。在日本人的

观念中，“所谓御灵泛指蒙冤离开人世的灵魂、即冤魂，人们将突如其来的天灾、瘟疫，特别是瘟疫

看作是这些冤魂在作祟，因此，怀着畏惧和敬畏的心情称他们为御灵，尽自己所能安抚他们，祈祷
他们不要加害活着的人”①。“御灵祭”的称谓恰恰道出了祇园祭起源的本意：祭祀冤魂亡灵，祛除

瘟疫灾害。②

关于京都祇园祭的起源，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日本平安时代贞观年间
（８５９－８７７年）③，全国流行瘟疫，人们认为这是御灵（冤魂）作祟的原因（一说是牛头天王作怪），为

了安抚冤魂、驱除病魔、祈求健康，皇室命令制作了象征六十六个地方（方国）、长约两丈的六十六
根长矛（即“鉾”），将它们送往神泉苑供奉，用以安抚御灵（祭祀牛头天王）。此外，还有诵经活动，

并举行歌舞和音乐演奏等用以娱神。虽然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镇魂驱魔，但其娱乐热闹的程度

并不亚于过节。

虽然后世祇园祭的山鉾巡行（花车巡游）成为祭典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但其祈求健康平安、

驱除瘟疫灾祸的核心内涵始终一脉相承、千年延续，在今天祇园祭的各项活动中，在信仰空间（主

要是八坂神社本殿）里面举行的一系列祭典仪式，依旧因其神圣性而不向普通市民和游客开放。

二、京都祇园祭的“山”与“鉾”

“山鉾巡行”（也称“花车巡游”）是京都祇园祭最重要的仪式性活动，那么，什么是“山”？什么

是“鉾”？

“山”与“鉾”都是车的形状。祇园祭的活动以“山车”为主，所谓“山车”，指日本民间传统祭典

活动时出现的台车，其上或有屋顶或有各式装饰，每个山车还会有不同的名称。京都祇园祭的山
车，既是节庆期间神灵所依附的处所，同时本身就是神灵的象征。已有学者详细考证过日本祭典

中这种山车（花车）巡游的形式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此不赘述。④

祇园祭的山车型制分为“山”与“鉾”两大类，又习惯统称为“山鉾”。
“山”的形制相对较小，多为单层，无顶，车上大多装饰有松树，并安置有表现一定故事情节的

木质偶像。山车从地面至树顶一般有五六米高，重量也相对较轻（约１．２－１．６吨），过去是由许多

人肩扛着巡游，但是现在已经全部安装上了车轮。
“鉾”的形制则要高大的多，从地面至顶端往往高达二三十米，重量多达十几吨，必须依靠大家

齐心协力才能够拉动。“鉾”都是两层，上层空间较大，安装有屋檐，像一座装饰华美的小亭台，亭
子顶端会树立一根长达十余米的“鉾杆”，例如每年巡游队伍打头开路的“长刀鉾”，其树立在车顶

的“长刀”便成为祇园祭的标志性景观。鉾车上亭子内的空间，可以坐得下由二三十人组成的演奏
“囃子”⑤的乐队。除乐队外，亭子面向头部的前面还会装饰有象征神灵的木偶小儿（稚儿）。过去
各个山鉾町都是选择本社区的儿童扮饰稚儿，如今只有长刀鉾尚为真人，其余的均改为木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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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姚琼：《日本瘟神祭祀历史变迁考》，《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也有学者将祇园祭的起源时间精确到贞观十一年（８６９年）。

黄宇雁：《祇园祭与其中国文化渊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囃子，日本祭典音乐的总称，一般是由太鼓、笛子和钲三种乐器演奏。京都祇园祭中的囃子表演，由各山鉾保存会负责组织，演
奏人员均为所在社区的市民，各个乐队表演的曲目各不相同。



“山”“鉾”的组装（“山建”“鉾建”）全部由各个社区民众负责，组装时采用传统工艺，不使用一
个铁钉，全部使用草绳和麻绳捆绑扎制，数吨重的车体被组装得十分结实。尤其是动辄十几吨的

鉾车，上面还会乘坐二三十人的乐队，在行进中会被拽拉直行、拐弯侧行，对车体的捆绑扎制技术
要求极高。

尽管机械动力已经发展到能够登天入地的水平，但是，在祇园祭中，无论是“山车”还是“鉾

车”，其行进的动力完全依靠人力推拉，始终保持着最原始的动力形态。这种以人力作为动力的传
统，导致参与大的“鉾车”巡游的壮劳力人员一般需要七八十至上百人，小的“山车”巡游也需要四

五十人，因此，社区民众的积极参与是保证祇园祭山鉾巡游千年存续的基本前提。

如今，每一个“山”“鉾”都有一个属于“公益财团法人”性质的保存会，并且在各个山鉾町内都
有一个专门保存“山”“鉾”文物资料的会所，前祭和后祭之前的“宵山”展示、展演活动主要都是在

会所内举行。

２０１８年度的祇园祭，山车和鉾车共有３３组，其中前祭２３组、后祭１０组。前祭２３组包括：长
刀鉾、函谷鉾、鸡鉾、菊水鉾、月鉾、放下鉾、船鉾、岩户山、宝昌山、孟宗山、占出山、山伏山、霰天神

山、郭巨山、伯牙山、芦刈山、油天神山、木贼山、太子山、白乐天山、绫伞鉾、螳螂山、四条伞鉾。后

祭１０组包括：北观音山、南观音山、桥弁庆山、鲤山、净妙山、黑主山、役行者山、铃鹿山、八幡山、大
船鉾。① 从这些山鉾的名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既有日本历史文化事件与地域特色，也明显

地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如函谷鉾、郭巨山、伯牙山、孟宗山、白乐天山、鲤山等。对于祇园

祭山鉾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元素，已有专文予以论述。②

以山车巡游（或称“花车巡游”）形式为主的各类祭典在日本各地非常普遍。当然，这些祭典都

以各地的民众聚居地为活动空间，并且融入了各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具有了各自的地域特

色。京都祇园祭被认为是日本各地这类山车巡游祭典的源头。

三、京都祇园祭的仪式及其变迁

祇园祭的仪式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在八坂神社内举行的各类祭典，特别是在神社本殿内的

仪式，这部分内容神道教色彩浓重，一般不对普通市民和游客开放；其二是在各个町街山鉾驻扎地
举行的仪式性活动，以及宵山、前祭、后祭等最终以山鉾巡游为高潮的娱乐狂欢性活动，这些活动

市民和游客都可以参与。

虽然祇园祭中被关注度最高的是以山鉾为主的巡游活动，但是，祇园祭除去山鉾巡游，还有非
常重要的以八坂神社三乘神轿为主的神舆出行（神幸祭）仪式，这是八坂神社所奉祀的主神离开本

宫而巡行所辖社区，为辖区民众祛除瘟疫灾祸、保佑健康平安的十分重要的仪式性活动，这部分内

容因其宗教色彩浓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据史料记载，早在１２世纪中叶，描绘京都社会生活的《年中行事绘卷》第九卷中，便描绘有神轿

返回祇园本社时行进在三条大道上的情景。神轿巡游的队伍，包括打头阵的四马四骑手、紧接其

后的两把大伞、骑在马上的两个巫女、王舞、狮子舞和四把长矛，最后是五位骑着马的祭主。从平
安后期（８９８－１１８４年）到镰仓时期（１１８５－１３３２年），祇园祭的主要活动就是以三顶神轿为主的巡

游队伍和在驻跸的御旅所举行的祭祀神灵的各类乐舞活动。

以山鉾为主的彩车巡游的出现要比神轿巡游晚了很多年，大约在１４世纪中叶的南北朝时期，

当时的贵族日记等资料中才出现彩车的踪影。但是彩车数量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在应仁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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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７－１４７７年）之前，参加祇园祭前后两祭的彩车数量达到了空间的５８辆，其规模及其影响可与
今天的祇园祭相媲美。对京都发展和日本历史影响极大的长达十年的应仁之乱，祇园祭被迫中
断，直到明应九年（１５００年）才得以恢复，恢复当年参加巡游的彩车数量为３６辆，规模远不如从
前。① 进入江户时代（１６１５－１８６５年），祇园祭的宗教性祭典和山鉾巡游（彩车巡游）基本上被固定
下来，大多延续至今。

历史发展到明治初年（１８６８年为明治元年），日本社会处于历史大变革时代，加之迁都东京，祇
园祭被迫停办，直至明治五年才恢复活动。这期间，对祇园祭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二：其一，明治政
府的《神佛分离令》，使祇园祭的宗教仪式完全成为纯粹的神道教仪式，佛教元素退居次位（只在部
分山鉾会所和悬挂物中得以呈现）。其二，明治政府采用太阳历，祇园祭的活动日期也相应做了调
整。按照旧历，前祭时间为六月七日，后祭日期为同月的十四日，改历后，经过数次调整，直到明治
十年，才确定前祭和后祭的日期分别为新历的７月１７日和２４日。此后，带有鲜明的“明治色彩”的
祇园祭的主要仪式一直延续至今。

笔者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在京都实地考察了祇园祭仪式活动，虽然勤于奔波，但只身孤影，分身乏
术，对于仪式的观察首尾难以兼顾，而祇园祭的仪式繁杂，各类活动贯穿７月整整一个月，考察中常
常情不自禁发出赞赏而又无奈的长叹。

２０１８年度祇园祭的各类活动，以八坂神社印行的《平成三十年度　祇园祭》手册最为详细，也
最为权威，现择其要抄录如下：

　　１日至５日：各山鉾町举行“吉符入”仪式。

１日上午１０时，长刀鉾町参与祇园祭活动的人员、特别是甄选出的稚儿参拜八坂神社。

２日上午１０时：在市役所，由京都市长主持“阄取式”，即决定７月１７日前祭和２４日后祭
山鉾巡游顺序的抓阄仪式。

２日上午１１时３０分：山鉾联合会成员参拜八坂神社。

７日下午２时３０分：绫伞鉾稚儿及其参与人员参拜八坂神社。

１０日至１３日：鉾建（前祭）。

１０日上午１０时：神用水清祓式。

１０日下午４时半至９时：祇园万灯会“迎提灯”。

１０日下午８时：神舆洗式。

１２日至１３日：鉾曳初（前祭）。

１２日至１４日：山建（前祭）。

１３日至１５日：舁初（前祭）。

１３日上午１１时：长刀鉾稚儿参拜八坂神社。

１３日下午２时：久世稚儿参拜八坂神社。

１５日上午４时３０分：斎竹建。

１５日上午１０时：生间流式庖丁。

１５日下午３时：传统艺能奉纳。

１５日下午８时：宵宫祭

１６日上午９时：献茶祭（表千家家元奉仕）。

１６日上午９时：丰园泉正寺榊建。

１６日下午６时３０分：石见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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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敦达：《京都祇园祭及其中国元素》，刘晓芳主编：《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第五届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１４日至１６日晚间：宵山（前祭）。

１６日晚间：宵宫神赈奉纳行事。

１６日下午１１时：日和神乐。

１７日上午９时：山鉾巡行（前祭）。阄改。

１７日下午４时：神幸祭。

１７日下午６时：神舆渡御出发式。

１７日至２１日：山·鉾建（后祭）。

２０日至２１日：鉾曳初、山舁初（后祭）。

２０日下午３时：宣状式。

２３日上午９时：煎茶献茶祭。

２３日下午２时：清祓式

２３日下午１时：琵琶奉纳。

２１日至２３日晚间：宵山（后祭）。

２３日下午１０时：日和神乐。

２４日上午９时３０分：山鉾巡行（后祭）。阄改。

２４日上午１０时：花伞巡行。

２４日下午１１时：还幸祭。

２５日上午１１时：狂言奉纳。

２８日上午１０时：神用水清祓式。

２８日下午８时：神舆洗式。

２９日下午４时：神事济奉告祭。

３１日上午１０时：疫神社夏越祭。①

在２０１８年祇园祭的考察中，笔者大约只看到了三分之一的仪式活动，上述拟定的仪式里面还

有两项仪式出现变动：其一，２４日上午１０时的花伞巡行，是祇园地区的艺伎们身着盛装、手擎花伞

的巡行活动，是近五六十年以来祇园祭中的一道靓丽景致，但因当日气温酷热而被取消；其二，２８
日的神用水清祓式，因气象预报台风将至，仪式简化。

四、京都祇园祭的信仰空间与娱乐空间

祇园祭的活动，在时间上贯穿整个７月，在活动空间上则遍布京都传统祇园社区的各个山鉾

町，主要集中在河原町通以西、松原通以北、堀川通以东、御池通以南的传统商业市区内，主要是属

于京都商业社会市民阶层的信仰与娱乐活动。

祇园祭中的信仰活动，集中在八坂神社、御旅所和各山鉾的会所中，这些空间自然就成为祇园

祭的神圣空间。

八坂神社的历史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它是祇园社区民众的传统信仰场所。祇园祭既是八坂神

社的例行祭祀仪式，也是祇园社区民众参与其中的集体娱乐活动。在祇园祭的仪式中，诸多参拜

仪式都是在八坂神社的本殿中举行，仪式由神社的神职人员主持，不对普通市民和游客开放。

７月１７日至２４日，神轿驻跸四条御旅所期间，御旅所就是神社神灵的神圣殿堂，每天傍晚都

会有山鉾保存会的囃子乐队前来演奏娱神，同时也让路过御旅所的市民和游客得到欣赏囃子乐曲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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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京都祇园、八坂神社编印：《平成三十年度　祇园祭》（内部资料），２０１８年。



在前祭和后祭的宵山期间（１４日至１６日、２１日至２３日），各山鉾会所也会布置本山鉾奉祀的
神灵（大多就是各自山鉾车上的人物形象），供市民和游客参拜，同时各会所都会售卖祇园祭特有
的、写有汉字“苏民将来之子孙也”的辟邪物———“粽”。宵山期间，还会允许市民和游客登上鉾车
参观。由于鉾车上层的空间被认为是神灵依附之所，过去是不允许妇女登车参观的。如今，除了
长刀鉾和放下鉾依旧不允许女性登车参观外，其余的山鉾会所及其鉾车二层都已经对妇女开放。

祇园祭期间，各个山车、鉾车搭建而成后所处的位置，就是市民日常生活的街巷，有的甚至就
直接矗立在繁华的四条大道上（如长刀鉾、四条伞鉾等）。在祇园祭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日
常生活的世俗空间，既成为山车、鉾车神灵依附其上的神圣信仰空间，也是展示各个山鉾历史文
物、演奏囃子乐曲、售卖辟邪物品和文化创意产品的综合性娱乐空间。

每年７月１７日前祭和２４日后祭的山鉾巡游是祇园祭最主要的活动，山鉾巡游的线路是经过
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其巡游所经过的街巷应该就是祇园祭奉祀神灵庇佑的区域，因此巡游
线路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信仰的意义。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６年，二战后期及日本投降后的头两年，京都
祇园祭的山鉾巡游停止举行，直至１９４７年才得以恢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京都观光业急剧发
展，来京都的游客数量急速增加，有些游客甚至就是冲着祇园祭而来。在１９５５年，有人曾提出为了
促进旅游、服务游客而改变山鉾巡游路线的建议，但遭到了以重视祭祀仪式传统的神社等方面的
坚决反对，由此而引发了祇园祭到底“是出于信仰还是为了旅游”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对于祇园祭
的发展非常重要，此后，学术界对于祇园祭的关注也有增无减。可以说，在顺应民意、尊重历史、保
护传统的前提下，政府、神社、民众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祇园祭的良性发展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

综上所述，作为日本传统信仰文化载体的祇园祭，信仰的内核是其得以传承千年的基础。当
然，京都祇园祭可以探讨的方面还有很多，例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祇园祭，在日本文化财保
护法的范围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框架下，所保护的祇园祭的内
容有哪些差别？在社会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城市化的变化过程中，祇园祭的传承与保护
有哪些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祇园祭的历史与传承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保护有哪

些借鉴意义？等等，这些都还有待于今后做更加深入的调查与研究。①

［责任编辑　王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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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正在京都进行移地教学的台湾逢甲大学王嵩山教授，邀请京都产业大学村上忠喜教授在龙谷大学为台湾师
生做演讲———《京都祇园祭的历史与民俗》，其中关于祇园祭的信仰内涵、传承与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本人听讲后受益良多，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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